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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藏书导读】

《官经》是根据清代几本著名的官场教科书《佐治药言》、

《学治臆说》、《学治说赘》、《幕学举要》、《传家宝》等汇编整理

而成。该书是根据清代大学士瑞常专为皇太子载淳编写的秘

本改编而成，书中揭露了十八种秘不可传的官场权术，因此古

代官吏都认为它比《资治通鉴》更实用，更有效。书中叙述的

是古人对官场、对社会的认识和理解，其中不乏官场权术和机

变，甚至于有以情代法之论，但其目的却是警醒世人，劝人向

善，明显地反映出作者憎爱抑扬的立场。

盛宣怀愚斋曾藏有此书。

【名家导引】

盛宣怀（员愿源源—员怨员远），字杏荪，一字幼勋，号次沂、补楼，
别号愚斋，晚年自署止臾。江苏武进人。盛宣怀出身书香门

第，但科举道路却甚不如意。圆苑岁时，经人介绍为李鸿章幕
僚，从此青云直上，接连主管“轮、电、路、矿”四政以及织造、商

务、外交、教育等事业。盛宣怀在治事余暇，颇寄情于图书金

石书画。他有钱，又有精于版本目录的王存善、陶湘、宗舜年

为之协助，故藏书极富。盛宣怀收书不遗余力，但对于藏书的

态度却比较开明。他曾刻“贻之子孙不如公诸同好”印章一

枚，并打算与两江总督端方一道献出藏书，在上海合建一所

“淞滨金石图书院”，公诸天下后世。后因端方失约而未果。

盛宣怀便自行其志，在上海寓所旁边拨地十余亩，建造了一所

“愚斋图书馆”，并延请缪荃孙编纂多达 员愿卷、员远册的《愚斋
图书馆藏书目录》一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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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官乃治国之本

员郾官之起源

子墨子言曰：古者民始生，未有刑政之时，盖其语，人

异义。是以一人则一义，二人则二义，十人则十义。其人兹

众，其所谓义者亦兹众。是以人是其义，以非人之义，故交

相非也。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，不能相和合；天下

之百姓，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。至有余力，不能以相劳；腐

諵余财，不以相分；隐匿良道，不以相教。天下之乱。若禽
兽然。

夫明諶天下之所以乱者，生于无政长，是故选天下之贤
可者，立以为天子。天子立，以其力为未足，又选择天下之

贤可者，置立之以为三公。天子、三公既以立，以天下为博

大，远国异土之民，是非利害之辩，不可一二而明知，故画

分万国，立诸侯国君。诸侯国君既已立，以其力为未足，又

选择其国之贤可者，置立之以为正长。

正长既已具，天子发政于天下之百姓，言曰：“闻善而

不善，皆以告其上。上之所是，必皆是之；所非，必皆非

之。上有过则规谏之，下有善则傍荐之。上同而不下比者，

此上之所赏而下之所誉也。意若闻善而不善，不以告其上；

上之所是弗能是，上之所非弗能非；上有过弗规谏，下有善

弗傍荐；下比不能上同者，此上之所罚而百姓所毁也。”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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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此为赏罚，明察以审信。

是故里长者，里之仁人也。里长发政里之百姓，言曰：

闻善而不善，必以告其乡长。乡长之所是，必皆是之；乡长

之所非，必皆非之。去若不善言，学乡长之善言；去若不善

行，学乡长之善行。”则乡何说以乱哉？察乡之所治者何也？

乡长唯能壹同乡之义，是以乡治也。

乡长者，乡之仁人也。乡长发政乡之百姓，言曰：“闻

善而不善者，必以告国君。国君之所是，必皆是之；国君之

所非，必皆非之。去若不善言，学国君之善言；去若不善

行，学国君之善行。”则国何说以乱哉？察国之所以治者何

也？国君唯能壹同国之义，是以国治也。

国君者，国之仁人也。国君发政国之百姓，言曰：“闻

善而不善，必以告天子。天子之所是，皆是之；天子之所

非，皆非之。去若不善言，学天子之善言；去若不善行，学

天子之善行。”则天下何说以乱哉？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？

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，是以天下治也。

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，而不上同于天，则灾犹未去

也。今若天飘风苦雨，溱溱而至者，此天之所以罚百姓之不

上同于天者也。是故子墨子言曰：“古者圣王为五刑，请以

治其民。譬若丝缕之有纪，网罟之有纲，所连收天下之百姓

不尚同其上者也。”

子墨子曰：方今之时，复古之民始生，未有正长之时，

盖其语曰，天下之人异义，是以一人一义，十人十义，百人

百义。其人数兹众，其所谓义者亦兹众。是以人是其义，而

非人之义，故相交非也。内之父子兄弟作怨雠，皆有离散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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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，不能相和合。至乎舍余力，不以相劳；隐匿良道，不以

相教；腐諵余财，不以相分。天下之乱也，至如禽兽然。无
君臣上下长幼之节、父子兄弟之礼，是以天下乱焉。明乎民

之无正长以一同天下之义，而天下乱也，是故选择天下贤

良、圣知、辩慧之人，立为天子，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。

天子既以立矣，以为唯其耳目之请，不能独一同天下之义，

是故选择天下赞阅贤良、圣知、辩慧之人，置以为三公，与

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。天子三公既已立矣，以为天下博大，

山林远土之民，不可得而一也。是故靡分天下，设以为万诸

侯国君，使从事乎一同其国之义。国君既已立矣，又以为唯

其耳目之请，不能一同其国之义，是故择其国之贤者，置以

为左右将军大夫，以至乎乡里之长，与从事乎一同其国之

义。天子、诸侯之君、民之正长，既已定矣，天子为发政施

教，曰：“凡闻见善者，必以告其上；闻见不善者，亦必以

告其上。上之所是，亦必是之；上之所非，亦必非之。己有

善，傍荐之；上有过，规谏之。尚同义其上，而毋有下比之

心。上得则赏之，万民闻则誉之。意若闻见善，不以告其

上；闻见不善，亦不以告其上。上之所是不能是，上之所非

不能非。已有善，不能傍荐之；上有过，不能规谏之。下比

而非其上者，上得则诛罚之，万民闻则非毁之。”故古者圣

王之为刑政赏誉也，甚明察以审信。是以举天下之人，皆欲

得上之赏誉而畏上之毁罚。

是故里长顺天子政而一同其里之义。里长既同其里之

义，率其里之万民以尚同乎乡长，曰：“凡里之万民，皆尚

同乎乡长而不敢下比，乡长之所是，必亦是之；乡长之所

非，必亦非之。去而不善言，学乡长之善言；去而不善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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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乡长之善行。”乡长固乡之贤者也。举乡人以法乡长，夫

乡何说而不治哉？察乡长之所以治乡者，何故之以也？曰唯

以其能一同其乡之义，是以乡治。

乡长治其乡而乡既已治矣，有率其乡万民，以尚同乎国

君，曰：“凡乡之万民，皆上同乎国君而不敢下比。国君之

所是，必亦是之；国君之所非，必亦非之。去而不善言，学

国君之善言；去而不善行，学国君之善行。”国君固国之贤

者也，举国人以法国君，夫国何说而不治哉？察国君之所以

治国而国治者，何故之以也？曰：唯以其能一同其国之义，

是以国治。

国君治其国而国既已治矣，有率其国之万民以尚同乎天

子，曰：“凡国之万民，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。天子之所

是，必亦是之；天子之所非，必亦非之。去而不善言，学天

子之善言；去而不善行，学天子之善行。”天子者，固天下

之仁人也，举天下之万民以法天子，夫天下何说而不治哉？

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，何故之以也？曰：唯以其能一同天

下之义，是以天下治。

故古者之置正长也，将以治民也。譬之若丝缕之有纪，

而网罟之有纲也。将以运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义也。是以先

王之书、相年之道曰：“夫建国设都，乃作后王君公，否用

泰也。轻大夫师长，否用佚也。维辩使治天均。”则此语古

者上帝鬼神之建设国都立正长也，非高其爵，厚其禄，富贵

佚而错之也。将此为万民兴利除害，富贵贫寡，安危治乱

也。

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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圆郾官与制

官者，事之所主，为治之本也。制者，职分四民，治之

分也。

贵爵富禄必称，尊卑之体也。好善罚恶，正比法，会计

民之具也。（均井地）［均地分］，节赋敛，取与之度也。程

工人，备器用，匠工之功也。分地塞要，殄怪禁淫之事也。

守法稽断，臣下之节也，明法稽验，主上之操也。明主守，

等轻重，臣主之权也。

明赏赉，严诛责，止奸之术也。审开塞，守一道，为政

之要也。下达上通，至聪之听也。知国有无之数，用其仂

也，知彼弱者，强之体也。知彼动者，静之决也。官分文

武，惟王之二术也。

俎、豆同制，天子之会也。游说（开）［间］谍无自入，

正议之术也。诸侯有谨天子之礼，君（民）［臣］继世，承

王之命也。更造易常，违王明德，故礼得以伐也。

官无事治，上无庆赏，民无狱讼，国无商贾，何王之至

［也］！明举上达，在王垂听也。

今选官者，大率重内而轻外。殊不知汉宣帝所以富民，

唐太宗所以家给人足，皆由重牧民之长故也。呜呼！牧民之

长，其重若此，乃泛焉而选，懵焉而授，奚为不是虑也哉？

猿郾设官之道

夫设官分职，所以阐化宣风。故明主之任人，如巧匠之

制木。直者以为辕，曲者以为轮；长者以为栋梁，短者以为

諷角。无曲直长短，各有所施。明主之任人，亦由是也。智
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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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取其谋，愚者取其力；勇者取其威，怯者取其慎。无智愚

勇怯，兼而用之。故良匠无弃材，明主无弃士。不以一恶忘

其善，勿以小瑕掩其功，割政分机，尽其所有。然则函牛之

鼎，不可处以烹鸡；捕鼠之狸，不可使以搏兽。一钧之器，

不能容以江汉之流；百石之车，不可满以斗筲之粟，何则？

大非小之量，轻非重之宜。今人智有短长，能有巨细，或蕴

百而尚小，或统一而为多。有轻才者不可委以重任，有小力

者不可赖以成职。委任责成，不劳而化，此设官之当也。斯

二者治乱之源。立国制人，资股肱以合德；宣风道俗，俟明

贤而寄心。列宿腾天，助阴光之夕照；百川决地，添溟渤之

深源。海月之深朗，犹假物而为大，君人御下，统极理时，

独运方寸之心，以括九区之内，不资众力，何以成功？必须

明职审贤，择材分禄。得其人，则风行化洽；失其用，则亏

教伤人。故云，则哲惟难，良可慎也。

源郾百官类别

汤问伊尹曰：“三公、九卿、大夫、列士，其相去何

如？”伊尹对曰：“三公者，知通于大道，应变而不穷，辩于

万物之情，通于天道者也。其言足以调阴阳，正四时，节风

雨，如是者，举以为三公。故三公之事，常在于道也。九卿

者，不失四时，通于沟渠，修堤防，树五谷，通于地理者

也。能通不能通，能利不能利，如此者，举以为九卿。故九

卿之事，常在于德也。大夫者，出入与民同众，取去与民同

利，通于人事，行犹举绳，不伤于言，言之于世，不害于

身，通于关梁，实于府库，如是者，举以为大夫。故大夫之

事，常在于仁也。列士者，知义而不失其心，事功而不独专

园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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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赏，忠政强谏，而无有奸诈，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，如是

者，举以为列士。故列士之事，常在于义也。故道德仁义定

而天下正。凡此四者，明王臣而不臣。”汤曰：“何谓臣而不

臣？”伊尹对曰：“君之所不名臣者四：诸父，臣而不名；诸

兄，臣而不名；先王之臣，臣而不名；盛德之士，臣而不

名。是谓大顺也。”

汤问伊尹曰：“古者所以立三公、九卿、大夫、列士者，

何也？伊尹对曰：“三公者，所以参王事也，九卿者，所以

参三公也；大夫者，所以参九卿也；列士者，所以参大夫

也。故参而有参，是谓事宗，事宗不失，外内若一。”

员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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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事君以道

员郾事君有术

人臣之纳言于君也，事未然而言之，则十从八九。无声

则游畋般乐，日相亲比，一旦有所不可，乃左遮右挽，极其

力以救之，殆未见其济者，正使或允，亦必出于勉强，而非

其本心。若夫善于纳言者则不然，或因进见，或因讲读，或

自燕居，先是陈说：如是，则国安；如是，则国危；如是，

则为圣君；如是，则为暴主。或引古昔，或援祖宗，必使之

心悟神会，表里洞然，乃可陈善，而无諸格之患。昔孟子三
见齐王而不言事，曰：“我先攻其邪心。”大臣事君，职当如

此。古人甚至有难于自言者，往往旁召耆年宿德，置诸左

右，使人君有所畏惮，而不敢恣，则其为虑亦深邃矣。虽然

臣之于君也，入则恳恳以尽忠，出则谦谦以自悔。凡所白于

上者，不可泄于外，而伐诸人，善则归君，过则归己。其若

是者，非欲远嫌避祸，大臣之体所当然也。《坤》之六二，

含章可贞，盖亦此意。尝见近代执政，有所建白，呶呶焉，

惟恐人之不知，卒至谗谮乘之，中途见弃。《易·大系》所谓

“君不密则失臣，臣不密则失身。”谅哉！

子言之：“事君先资其言，拜自献其身，以成其信。是

故君有责于其臣，臣有死于其言，故其受禄不诬，其受罪益

寡。”

圆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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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曰：“事君大言入则望大利，小言入则望小利，故君

子不以小言受大禄，不以大言受小禄。《易》曰：‘小家食，

吉。’”

子曰：“事君不下达，不尚辞，非其人弗自。《小雅》

曰：‘靖共尔位，正直是与。神之听之，式谷以女。’”

子曰：“事君远而谏，则谄也；近而不谏，则尸利也。”

子曰：“迩臣守和，宰正百官，大臣虑四方。”子曰：“事君

欲谏不欲陈。《诗》云：‘心乎爱矣，瑕不谓矣。中心藏之，

何日忘之！’”

子曰：“事君难进而易退，则位有序；易进而难退，则

乱也。故君子三揖而进，一辞而退，以远乱也。”子曰：“事

君三违而不出境，则利禄也。人虽曰不要，吾弗信也。”子

曰：“事君慎始而敬终。”子曰：“事君可贵可贱，可富可贫，

可生可杀，而不可使为乱。”

事圣君，有听从，无谏争；事中君，有谏争，无谄谀；

事暴君，有补削，无矫拂。

《易》曰：“王臣蹇蹇，匪躬之故。”人臣之所以蹇蹇为

难而谏其君者，非为身也，将欲以匡君之过，矫君之失也。

君有过失者，危亡之萌也。见君之过失而不谏，是轻君之危

亡也。夫轻君之危亡者，忠臣不忍为也。三谏而不用则去，

不去则身亡，身亡者仁人所不为也。是故谏有五：一曰正

谏，二曰降谏，三曰忠谏，四曰赣谏，五曰讽谏。孔子曰：

“吾其从讽谏矣乎！”夫不谏则危君，固谏则危身，与其危

君，宁危身，危身而终不用，则谏亦无功矣。智者度君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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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，调其缓急而处其宜，上不敢危君，下不以危身，故在国

而国不危，在身而身不殆，昔陈灵公不听泄冶之谏而杀之，

曹羁三谏曹君不听而去，《春秋》序义虽俱贤而曹羁合礼。

圆郾忠与忠臣

天下尽忠，淳化行也（忠有所未尽，则淳化不行）。君

子尽忠，则尽其心；小人尽忠，则尽其力（君子可以尽谋，

小人可以效命）。尽力者则止其身，尽心者则洪于远（止身

则匹夫之事，洪远则万物之利）。故明王之理也，务在任贤。

贤臣尽忠，则君德广矣（圣无独理，道无常师。古之明王，

必求贤明，无不修德。贤臣则无不尽忠，忠则为君阐扬，君

德由广大之也）。政教以之而美（君上立教，臣下所敷），礼

乐以之而兴（君上制作，臣下所行），刑罚以之而清（君上

恤刑，臣下所化），仁惠以之而布（君德既备，人怀始康），

四海之内有太平音（乐至而歌，自然之理也）。嘉祥既成，

告于上下（君臣之始于政能，著于群瑞，故其成功可以告于

神明也），是故播于《雅》《颂》，传于无穷（德施于人，务

格于神，而后行于乐，乐行则何极之有哉）。

为人臣者官于君（臣之官禄，君实锡之），先后光庆，

皆君之德（光格祖考，庆垂子孙）。不思报国，岂忠也哉

（忠则必报，不报非忠）？君子有无禄而益君，无有禄而已者

也（君临天下，谁不为臣？食土之毛，皆衔君德。昏衢迷于

日月，君子之怀帝恩，故偃息山林，有能审国。况荷君禄

位，而无闻焉？）。报国之道有四：一曰贡贤（进得其才，君

可端拱），二曰献猷（纳当其善，君可依行），三曰立功（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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吾其膺，君可无患），四曰兴利（殖致其厚，君可与足）。贤

者国之干（干可以立），猷者国之规（规可以执），功者国之

将（将可以御），利者国之用（用可以给），是皆报国之道，

惟其能而行之（各以其能而报于国，道斯广矣）。《诗》云：

“无言不酬，无德不报。”况忠臣之于国乎！（凡人之间，一

言一德犹必报。君臣之义重恩重焉，如何忘也）！

惟天监人，善恶必应（为善则吉，为恶则凶）。善莫大

于作忠（百行大善，无忠皆忘），恶莫大于不忠（大恶之恶，

为逆者殃），忠则福禄至焉，不忠则刑罚加焉（忠则言播闻，

未有不禄；不忠则不忠彰兆，未有不刑）。君子守道，所以

长守其休；小人不常，所以自陷其咎（天意本休，君子知而

顺之；天意无咎，小人求而取之），休咎之征也，不亦明哉

（天监孔明，勿谓茫昧）！《书》云：“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

降之百殃（祸福无门，惟人自召）。”

大哉，忠之为用也（用忠以教，大莫加焉）。施之于迩，

则可以保家邦（以有阃域）；施之于远，则可以极天地（以

无空穷）。故明王为国，必先辨忠（为国藉之，忠者臣节，

不先辨忠，国将安寄？）。君子之言，忠而不佞；小人之言，

佞而似忠，而非，闻之者鲜不惑矣（忠言逆志，必求诸道；

佞言顺志，必求诸非道）。夫忠而能仁，则国德彰（为君抚

爱）；忠而能知，则国政举；忠而能勇，则国难清（为君谋

忠，为君果毅）。故虽有其能，必由忠而成也（忠而有能，

则有功）。仁而不忠，则私其恩（仁愈多而恩愈深）；知而不

忠，则文其诈（知愈多而诈愈密）；勇而不忠，则易其乱

（勇愈多而易其乱）。是虽有其能，以不忠而败也（能而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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忠，则为败），此三者不可不辨也。《书》云“旌别淑忒”，

其是谓乎（善恶既别，任使不谬。）！

为臣事君，忠之本也。本立而后化成（虽有周、孔之

才，必以忠为本也）。冢臣于君，可谓一体。下行而上信，

故能成其忠（股肱动于下，元首随于上，以其义同，其心不

异）。夫忠者，岂惟奉君忘身、徇国忘家、正色直辞、临难

死节已矣（此皆忠之常道，固所常行，未尽冢宰之事），在

乎沉谋潜运、正国安人（至忠无迹，诚在沉潜），任贤以为

理、端委而自化（官各得人，何事之有？），尊其君有天地之

大、日月之明、阴阳之和、四时之信（盖之如天，容之如

地，昭之如日月，调之如阴阳，不言而信如四时，若是，君

体用尽矣），圣德洋溢，颂声作焉（乐之于中，和之于外）。

《书》云：“元首明哉！股肱良哉！庶事康哉（君明则臣良，

臣良则事康）！”

有国之建，百工惟才。守位谨常，非忠之道（此乃守常

之臣也）。故君子之事上也，入则献其谋（公家之利，知无

不言），出则行其政（既在其位，职思其忧），居则思其道

（益国之道），动则有仪（百事之仪），秉职不回，言事无惮，

苟利社稷，则不顾其身（爱己曲从，则为尸素），上下用成，

故昭君德，盖百工之忠也（君任工能，工奉君政。政成于

下，德归于上）。《诗》云：“靖共尔位，好是正直（恭可以

成，正直可以献忠）。”

乱世之中，亡国之臣，非独无忠臣也。治国之中，显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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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臣，非独能尽忠也。治国之人，忠不偏于其君；乱世之

人，道不偏于其臣。然而治乱之世，同世有忠道之人，臣之

欲忠者不绝世，而君未得宁其上。无遇比干子胥之忠，而毁

瘁主君于暗墨之中，遂染溺灭名而死。由是观之，忠未足以

救乱世，而适足以重非。何以识其然也？曰：父有良子而舜

放瞽叟，桀有忠臣而过盈天下。然则教子不生慈父之家，而

忠臣不生圣君之下。故明主之使其臣也，忠不得过职，而职

不得过官。是以过修于身，而下不敢以善骄矜守职之吏。人

务其治，而莫敢淫偷其事，官正以敬其业，和顺以事其上。

如此，则至治已。亡国之君，非一人之罪也，治国之君，非

一人之力也。将治乱，在乎贤使任职而不在于忠也。故智盈

天下，泽及其君；忠盈天下，害及其国。故桀之所以亡，尧

不能以为存。然而尧有不胜之善，而桀有运非之名，则得人

与失人也。故廊庙之材，盖非一木之枝也；粹白之裘，盖非

一狐之皮也。治乱安危，存亡荣辱之施，非一人之力也。

为国之本，何莫由忠（未有舍忠，而成于务）！忠能固

君臣，安社稷，感天地，动神明，而况于人乎（君臣固，其

义深也；社稷安，其祚长也；天地感，其诚达也；神明动，

其应彰也。忠之为用，其效如此。言人之易从也）？夫忠兴

于身，著于家，成于国，其行一焉（身及国家，虽有殊名，

其为忠也，则无异行）。是故一于其身，忠之始也；一于其

家，忠之中也；一于其国，忠之终也（道行自渐，忠之大

也）。身一则百禄至（立身履一，富贵之本），家一则六亲和

（御家不二，自然笃睦），国一则万人理（天下合心，无不从

化）。《书》云：“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（精一守中，忠之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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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）。”

是故进忠扶危者，贤不肖之所其愿也。诚皆愿之而行违

者，常苦其道不利而有害，言未得信而身败尔。历观古来爱

君忧主敢言之臣，忠信未达，而为左右所鞠按，当世而覆

被，更为否愚恶状之臣者，岂可胜数哉？孝成终没之日，不

知王章之直；孝哀终没之日，不知王嘉之忠也。此后贤虽有

忧君哀主之情，忠诚正直之节，然犹且沉吟观听行己者也。

士议之不可辱者大之也，大之则尊于富贵也，利不足以

虞其意矣。虽名为诸侯，实在万乘，不足以挺其心矣。诚辱

则无为禾生。若此人也，有势则必不自私矣，处官则必不为

污矣，将众则必不挠北矣。忠臣亦然。苟便于主利于国，无

敢辞违杀身出生以徇之。国有士若此，则可为谓有人矣。若

此人者固难得，其患虽得之有不智。

鲁阳文君谓子墨子曰：“有语我以忠臣者，令之俯则俯，

令之仰则仰，处则静，呼则应，可谓忠臣乎？”子墨子曰：

“令之俯则俯，令之仰则仰，是似景也；处则静，呼则应，

是似响也。君将何得于景与响哉？若以翟之所谓忠臣者，上

有过，则微之以谏；己有善，则访之上，而无敢以告。外匡

其邪，而入其善。尚同而无下比，是以美善在上，而怨雠在

下；安乐在上，而忧戚在臣。此翟之所谓忠臣者也。”

从命而利君谓之顺，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谄；逆命而利君

谓之忠，逆命而不利君谓之篡；不恤君之荣辱，不恤国之臧

否，偷合苟容，以持禄养交而已耳，谓之国贼。君有过谋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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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，将危国家、殒社稷之惧也，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，用

则可，不用则去，谓之谏；有能进言于君，用则可，不用则

死，谓之争；有能比知同力，率群臣百吏而相与强君挢君，

君虽不安，不能不听，遂以解国之大患，除国之大害，成于

尊君安国，谓之辅；有能抗君之命，窃君之重，反君之事，

以安国之危，除君之辱，功伐足以成国之大利，谓之拂。故

谏、争、辅、拂之人，社稷之臣也，国君之宝也，明君所尊

厚也，而暗主惑君以为己贼也。故明君之所赏，暗君之所罚

也；暗君之所赏，明君之所杀也。伊尹、箕子可谓谏矣，比

干、子胥可谓争矣，平原君之于赵可谓辅矣，信陵君之于魏

可谓拂矣。传曰：“从道不从君。”此之谓也。

故正义之臣设，则朝廷不颇；谏争辅拂之人信，则君过

不远；爪牙之士施，则仇雠不作；边境之臣处，则疆垂不

丧。故明主好同而暗主好独，明主尚贤使能而飨其盛，暗主

妒贤畏能而灭其功。罚其忠，赏其贼，夫是之谓至暗，桀、

纣所以灭也。

事圣君者，有听从，无谏争；事中君者，有谏争，无谄

谀；事暴君者，有补削，无挢拂。迫胁于乱时，穷居于暴

国，而无所避之，则崇其美，扬其善，违其恶，隐其败，言

其所长，不称其所短，以为成俗。诗曰：“国有大命，不可

以告人，妨其躬身。”此之谓也。

恭敬而逊，听从而敏，不敢有以私决择也，不敢有以私

取与也，以顺上为志，是事圣君之义也。忠信而不谀，谏争

而不谄，挢然刚折，端志而无倾侧之心，是案曰是，非案曰

非，是事中君之义也。调而不流，柔而不屈，宽容而不乱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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